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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组织如何登上联合国讲坛？
2017 年 6 月，两家中国的草

根社会组织登上了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的讲坛，这也是中国社会
组织第一次全程深度参与了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届大会。 听
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中国一
共有 38 家社会组织获得联合国
经社理事会特别谘商地位，其中
36 家都是官方背景，而这两家并
不在其中。 更为神奇的是，这两
家草根组织，公益律师佟丽华都
是其创始人。

现任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
助与研究中心主任的佟丽华是
如何做到的？ 在联合国的舞台
上，他和他领导的社会组织又是
怎样工作的？

在 1 月 17 日举行的《走进
联合国—中国社会组织参加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纪实》新书
发布暨“社会组织走出去机遇与
路径”座谈会上，佟丽华为大家
揭开了神奇背后的不懈努力，他
以个人亲历视角向读者介绍了
中国社会组织参与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相关议程的点点滴滴。

北京市民政局社团办服务
发展处副处长柯哲力、北京市协
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
涛、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
院长邓国胜教授、国际法促进中
心创始人刘毅强等人就中国社
会组织发展现状、社会组织走出
去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机遇及挑
战与《公益时报》记者进行了多
角度沟通。 这其中，既有政府主
管部门负责人对现下社会组织
发展的梳理，还包括业界专家多
年来对此问题的观察和反思，以
及 80 后、90 后中已经率先尝试
走出去的社会组织代表的实践
总结。

联合国谘商“入门卡”
来之不易

2017 年 6 月 6 日至 23 日，
佟丽华率领北京市青少年法律
援助与研究中心、北京致诚农民
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两家社
会组织，参加了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的第三十五次大会。 这是中国

社会组织第一次全程深度参与
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届大
会；也是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
大背景之下，专业社会组织走向
联合国的一次重要尝试。

据佟丽华介绍， 只有获得
“联合国谘商地位”，社会组织才
能获准进入联合国，并拥有参与
联合国各种议程的资质，否则这
扇门是永远不会为你打开的。 而
为了拿到这张“入门卡”，在外交
部和中联部支持下，佟丽华早在
2009 年就开始启动了申请程序。

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2011
年春节前夕，佟丽华旗下的北京
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
究中心两家社会组织均获得谘
商地位，听闻此消息，高兴之余，
佟丽华激动地一个劲地说“必须
喝点酒庆祝”， 因为这段路所历
经的酸甜苦辣，只有他最清楚。

佟丽华说：“目前联合国有
谘商地位的机构有接近 5000
家，其中美国 1000 多个，巴基斯
坦 80 多家， 而中国大陆只有 30
多家。 显而易见，尽管我们的社
会组织有迫切的愿望和需求，但
实际上‘入门卡’并没有拿到多
少，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非常现
实的问题。 ”

佟丽华自大学毕业走上工
作岗位后就始终关注社会弱势
群体。 作为国内知名公益律师，
他先后创立的青少年和农民工
维权组织发展势头不错。 在常人
看来，他的事业已经搞得挺红火
了， 立足当下做好本职就够了，
何苦再劳心费力地去争取这个
“联合国谘商”地位呢？

佟丽华感慨地说：“按照我
原来的想法， 中国十几亿的人
口， 我觉得在中国做保护农民
工、保护老年人的权利等这些事
务已经足够我用一生来做了。 近
几年，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无
论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世
界各国看待中国的角度，都认为
中国应该有所担当， 做一点事
情。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在逐
渐改变自己的想法。 ”

佟丽华坦言，2015 年 6 月 1
日那天， 他给民政
部领导写信， 恳请
相关部门帮助支持
他发起“国际儿童
保护联盟”，对他而
言，这就是他对“中
国社会组织必须走
出去” 这个问题有
所思、 有所悟且有
所行动的引爆点，
也是他职业生涯中
一个 标 志 性 的 事
件。 但遗憾的是，此
事启动至今已经两
年半有余， 始终没
有得到他想要的结
果。

《公益时报》记
者问佟丽华， 此事
是否令他沮丧？

佟丽华回答 ：

“中间我多次沮丧，多次恼火，但
是我还是告诫自己，其实都是一
个发展的过程，我还是比较看得
开的，也相信未来会更好。 ”

谈起为何要再三争取“联合
国谘商地位”， 佟丽华说：“从人
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有的时
候我很悲观，我认为现在人类社
会发展面临很多共性的问题，并
不乐观。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
要多方面的努力和付出，中国人
也应该做点事了，要能够对推动
当前国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发挥
更加积极的作用。 虽然大家的视
角不同，但无论这个作用能发挥
多大，我就是想做一点事情。 ”

社会组织走出去不宜
“运动式”

眼看着有些业界同行逐渐
开启“走出去”模式，与国际社会
碰头接轨做起了国际公益活动，
国内一些社会组织也有些坐不
住，心里犯起了嘀咕———瞧这架
势， 咱再不走出去就是落后、就
不是合格的社会组织了吗？

对此，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
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给踌躇观
望的社会组织开了一副“定心”
的药方。

李涛表示，社会组织应“稍
安勿躁”， 因为目前想要走出去
的社会组织并不多， 凤毛麟角。
首要原因与社会组织本身的定
位有直接关系———当下很多的
社会组织在它的发展规划当中，
还没有把国际视角放在里面。

其次跟社会环境也有关
系。“前几年也没有提过‘走出
去’这个词，这两年突然之间提
出来让大家‘走出去’，这还是
一个运动式的思维模式， 我们
不能再走老路。 既然要走出去，
还是以社会组织为中心， 社会
组织又是以弱势群体为中心，
这个原则不能放弃。社会组织必
须要注意，走出去是不是有利于
发展。 有利于达成使命，就走出
去；不利于长期发展，就不能强
迫我走出去。 ”

“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
个角度来讲，社会组织走出去也
好，我们请进来也好，加强国际
间得交流和合作，这应该是不变
的。 但是现在来讲，我觉得当务
之急是关注我们的社会组织自
身发展的步子稳不稳。 这种情况
下，面对‘走出去’这种新机遇的
时候，我们还是应该给社会组织
更多的引导，更多的机会，更多
能力建设的支持，使他们能够有
一个广阔的国际的视野，使他们
有一个国际的站位，有一个对全
人类命运的关怀和使命，将来才
能更好地走出去。 ”李涛说。

切勿曲解社会组织
“去官方化”

时下业界有一种观点：“社
会组织要想走出去、发展好，‘去
官方化’很重要。 ”然而无论社会

组织选择怎么样的发展路径，都
离不开其祖国的理解、支持和帮
扶。

那么问题来了———社会组
织“去官方化”的正解应当是什
么？ 分寸如何拿捏就算恰到好
处？ 完全脱离政府支持的社会组
织自个“玩得转”吗？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
副院长邓国胜教授明确表示：
“这里所谓‘去官方化’主要是指
保持社会组织的独立性，比如说
财务、决策，是能够自我做主的，
有自己的自主性的，这个是很重
要的。 如果你是一个很‘官方’的
机构，那可能你走进国际社会的
时候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但同
时，这个‘去官方化’并不意味着
不需要政府的支持。 国外很多的
国际 NGO 是非常独立、 自主性
很高的，但大量资金都是来自政
府的，跟政府的关系又是很密切
的，他们在走出去的时候，也得
到了本国政府的支持。 这两个层
面并不矛盾。 ”

能力与资源储备缺一不可

作为国内社会组织率先走
出去的代表人物，国际法促进中
心创始人、执行主任刘毅强的分
享令人深思。

虽然年纪轻轻，但刘毅强的
从业经历却颇为丰富。 从中国人
民大学国际法学硕士毕业后，他
先后任职于方达律师事务所、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
处、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分庭。

谈到社会组织如何走出去，
刘毅强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将
其分为四个阶段：联络、拜访、合
作、落地。

刘毅强认为，要想顺利完成
这四个阶段的工作，社会组织还
须具备与人沟通的能力、随时出
发的能力。 前者考验的是团队整
体综合素质，这其中语言当然是
基本能力，在此基础上如何与对
方共情、 同理最后达成共识，才

是最难跨越的鸿沟；而是否能够
随需而动，随时出发，则需要社
会组织在自身资源的准备和积
累方面打好基础，其中包括有效
通行证件、足以保障出行的资金
支持等，这都体现了一个社会组
织的能动性。

在刘毅强看来，作为中国走
出去的初创型社会组织，在社会
组织的运营，包括难民和救助议
题方面， 都有明显的弱势和匮
乏，能力很有限。 但最终总能够
与合作方达成共识，这让他欣喜
的同时，也深感自豪。

“每当我跟合作方介绍说我
们有很多优秀的志愿者，我们在
中国不同的城市开展活动的时
候，对方就会眼前一亮，因为他
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他们希望和中国的社会组织合
作，因为他们都能看到未来巨大
的发展潜力。 ”

北京市民政局社团办服务
发展处副处长柯哲力在此次座
谈会上肯定了社会组织在对外
交往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并总结
了当下中国发展进程中，社会组
织所担负的重要任务：争取国际
话语权，提升中国负责任大国形
象；开展科学技术合作，促进科
技交流； 助推中国企业走出去，
提高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能力；开
展慈善项目， 促进民心相通；开
展志愿服务，传播中国名片。

柯哲力说：“据最新年检分
析显示，北京市社会组织促成国
际、国内合作项目 338 项，参加
国际国内会议 641 次，组团出国
出境访问 361 次， 获奖项目 723
项， 获批世界及国家项目 185
项，接受境外捐赠 1.34 亿元。 ”

“从我们的年检报告分析显
示，有些社会组织出于各种各样
的原因，可能是担心写得多了与
这些不匹配，有些是担心写多了
是不是对他们有什么影响，有些
可能是工作疏忽忘了填，所以这
个数据不一定全面。 ”柯哲力表
示。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


